
 

 

记良师益友顾孝诚先生两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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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1 月 3 日 11 时，我校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原生物系主任、蛋白质工程及植物基因

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现改为蛋白质与植物基因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第一任主任顾孝诚教

授，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 83 岁。 

顾老师 1952 年毕业于我校植物学系，留校后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5 年至

1992 年担任生物学系主任，1987 年至 1994 年任蛋白质工程及植物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1995 年退休以后，她仍坚持为我校生物信息学科出谋划策，贡献了自己的全部余

热。可以说，她把她的一生献给了北京大学，也用她的一生见证了我校生命科学和国家重点

实验室的发展壮大。 

顾老师一生为人刚正不阿，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她乐于奉献，乐于助人，永远是我辈后人

学习的榜样和典范。这里记述部分我跟她交往 20 多年的点滴小事，以表深切的怀念之情。 

1989 年 12 月，我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去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生物系做博士

后。受美国总统老布什在“六四事件”后发布的行政命令保护，我们这些非移民倾向的学生毕

业 18 个月后可以而且必须更换成可移民签证。我不想长期在美国生活，因此，必须尽快在

国内找到合适的职位。记得当时陆续给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五所我认为我国最好的大学（不

包括清华大学，因为那时他们还没有生物系）发出了求职函，得到的回答一般是欢迎但是不

能提供住房。顾老师却趁她参加 863 生物技术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大学之机，专程见了我，

并跟我详细谋划了回国之后的道路。由于当时北京大学也不能给我们提供像样的住房，而且

夫人小孩户口进京的指标难度极大，顾老师极力劝说我先回国做一年博士后。她说，北大马

上能为博士后提供两室一厅的住房，安排家属的工作。托李政道先生的福，那时由国家人事

部负责解决博士后家属进京指标。我和夫人当时觉得这个系主任是个实诚人，值得信赖，说

不定可以把下半辈子扔进去。于是，就决定来北大上班。那时，从三藩到北京，国航每周只

有两个航班，我们预订了 1991 年 6 月 4 日回北京的机票。顾老师回信说，那天恐怕不是个

好日子，“六四”国内会很紧张。我们立马顺延了一个航班，乘 6 月 7 日的班机回到北京。顾

老师虽然没能亲自去机场接我们，她请陈章良带了一拨学生在首都机场等我们。一出海关，

见到了迎接我们的牌子和章良（他跟顾老师一起去美国访问时我们见过），一颗悬着的心终

于放下了。 

记得那天过了午夜 12 点才到中关园，顾老师已经让秘书从家里拿了她自己的被褥给我们铺

在宿舍床铺上。次日一早，顾老师就来看我们了。她一个劲地道歉，说北大给博士后建的两

室一厅的房子还没弄好，暂时只能在中关园一室一厅凑合住一段事时间，有两房时马上搬。

那几年，为了房子的事 ，我们没少麻烦她老人家。直到 1993 年，费尽周折，我们才入住

学校正式分配的燕东园 7 甲号楼，两间房带一个很小的饭厅。这期间，要是没有顾老师的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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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和真心相待，我和夫人可能早就离开北大，重回美国了。 

刚从美国回来，觉得国内的物价真低，什么都便宜，买。但是，不到两个星期，我们夫妻二

人的工资（加起来还不到 3、4 百元钱）就花完了，后半个月就得换美元生存，严重的入不

敷出，心里憋屈得慌。一对工资条，发现财务居然没给我们发自行车津贴和独生子女费。尽

管一共没几元钱，但得跟他们要。几经周折，这个钱总算加到工资条上了，但没补发前几个

月漏发的钱，又生气去找顾老师。没几天，她让秘书给我一个信封，说是学校欠发的那几十

元钱。一场风波由此平息。后来，秘书告诉我，那是顾老师拿自己的钱了事，弄得我非常不

好意思。 

大约在 1996 年前后，由当时的陈章良副校长推荐，我被任命为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处（现为

学校科研部）副处长，主管与国际合作有关科研事宜。由于总想着自己的科研，我对日常行

政管理那套并不怎么上心，大部分时间仍然在实验室。顾老师找我说，你得想好啰，究竟愿

意干什么，脚踩两条船可能不是长久之计。她的话使我最终下决心迅速而彻底的离开了学校

的管理岗位。 

今年暑假前夕，有一次我在生科院大厅碰上顾老师，她说：“朱博士，我想请你一起吃个饭，

祝贺你当院士”。我口头上忙不迭地答应，心里却直嘀咕，虽然刚来那会儿，一家三口确实

曾去她家蹭过饭，这么多年，我们只在入住燕东园时请顾老师吃过一顿饭，以后就忙得顾不

上了，惭愧。那天下午，等我回头想安排时间请顾老师吃饭，办公室告诉我，她老人家已在

中关园的和园餐厅订了饭。第二天中午，我和夫人如约去和园吃饭，顾老师和她的先生蔡大

夫已经等在那儿了。四个人在和园大厅的一个角落吃了一顿饭。期间，她平静地告诉我，癌

细胞扩散，半年内已经做两次手术了。我当时的直觉，顾老师请我吃的第一顿比较正式的饭

很可能是我跟她吃的最后一顿饭。快吃完时，我怀着复杂的心情悄悄去前台付了帐（记得好

像 200 来块钱）。顾老师知道后只是简单地说了句，那不是我敲你竹杠了吗？四人边说边离

开了和园。 

暑假之后，我去美国参加世界棉花基因组会议，回国后又忙于上课，竟没找出时间再去看看

她。想不到，和园的那顿饭真的成了我跟她的永诀，人生难料啊！ 

相信顾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衷心祝愿顾老师一路走好！ 

朱玉贤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蛋白质与植物基因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